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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庞将军奇胜羞田忌  陈上卿落难投秦公  
济水向东流至黄池西南约三十里的唐邑时，拐向北偏东，到黄池

西北约十里处再次东拐，正东流向煮枣，河床也于此处变阔，宽约数

里。水浅流缓，若是不下暴雨，河水不过齐腰深，即使在中心河道，

也至多漫过头顶。  

这样的河水适于涉渡，齐将田忌看中的正是这一点。齐军士兵在

堤下两侧的滩地上构筑营寨，搭建帐篷，并在堤顶挖出一长溜灶台。

一到开饭时间，屡屡炊烟袅袅升起，连绵十数里，颇为壮观。  

齐军连战皆捷，眼看就将兵临大梁，齐威王甚为兴奋，特使太子

辟疆前往劳军。辟疆一行押送辎重赶至济水，田忌闻讯，接应十里，

迎入中军大帐。二人在帐中叙话不及半个时辰，辟疆就急不可待地视

察军营，观赏济水。  

赤日炎炎，甲盔闪闪。看到殿下前来，三军将士无不挺枪持戟，

威风凛凛地站在阳光下面，一眼望去，甚是严整。辟疆一身戎装，与

大将军田忌并肩而行。二人沿河查看一遍，缓步登上搭建在堤顶的望

高台。  

登上台顶，放眼望去，堤上堤下净是齐军营寨，密密麻麻，错落

有置。稍远处的河道上，沙滩片片，水草簇簇，间或有白鹭在水边飞

落。对岸河滩上却空空荡荡，既无一兵一卒，也不见任何营寨和壁垒。

再往上是河堤，堤上除了成片的荆棘之外，再就是连绵不断的槐林。 

辟疆望有一阵，指着空荡荡的滩头： “田将军，对岸怎么无人防

守？ ”  

田忌笑了笑，指着远处的河堤： “殿下，请看那儿！ ”  

顺着田忌的手指，辟疆果然望到树林中隐约现出魏国武卒构筑的

防御阵势，堤顶似乎还有一排排的机械连弩，咂舌道： “嗯，龙将军

果是老辣，若不是将军提醒，辟疆真还看不出来呢！ ”  

“殿下不必自谦！魏军连遭败绩，不敢用强，就将兵力隐于暗处，

使我难知虚实！殿下刚至此处，自然不知这些情势！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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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将军知己知彼，胜券在握了！请问大将军，何时可与魏军交

战？ ”  

田忌指着河水： “微臣使人探过，中心河漕虽只宽约数丈，河水

却能漫过头顶，千军万马若是同时抢渡，水流激荡，必然上涨。兵士

中有许多不会游水，纵使会游水的，因有甲衣、兵器在身，怕也撑持

不住！ ”  

辟疆沉吟一下，抬头说道：“这——若是长耗下去，莫说别的，单

是粮草，只怕也拖不起！ ”  

“殿下勿忧！”田忌显得把握十足，“微臣夜观天象，近日魏境并无

雨水。眼下酷热难当，暑旱已久，河水一日浅过一日，旬日来水位已

降尺许。若是不出微臣所料，不出五日，水位必会再降尺许。那时渡

河，莫说龙贾重伤在身，纵使他身强体健，微臣也必擒他于马下！ ”  

“嗯， ”辟疆点了点头， “如此甚好！魏武卒骁勇善战，所向披靡，

此番若不是魏王失德于天下，秦、韩、赵三国围攻，父王也不会与魏

交恶。田将军，此阵胜负非同小可，父王因之夜不成寐啊！ ”  

“微臣请殿下转奏陛下，就说旬日之内，微臣必破魏阵，直驱大

梁，三月之内，即押魏凯旋回朝，由陛下问罪！ ”  

辟疆正欲说话，忽然看到对面堤上飞下一骑，直冲河边，当下扭

过头去，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人。  

田忌与众将也都看到了，齐将目光投射过去。来人驰近，众人看

清是魏军的传令军尉。快马冲到河边，在水边稍作犹豫，策马涉入河

水。众人正自惊疑，来人已近河心。眼见河水将要漫至马头，军尉陡

然勒住马头，朝岸上大叫：“齐寇看好，大魏先锋庞将军下战书来了！”

取出长弓，搭上响箭，嗖的一声射出。  

响箭在一阵呼哨声中落至岸边。早有兵士捡起响箭，交予闻讯赶

至的军尉。军尉不及细看，飞也似的直奔高台，大声禀道： “报，魏

军先锋向我下战书来了！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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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军连遭败绩仍敢下书挑战，且又恰在太子殿下劳军之际，田忌

心头咯噔一沉，眼角扫向站在一侧的参将。参将稳步下台，从那军尉

手中取过响箭，回到台上，双手呈予田忌。  

田忌接过响箭，拔出箭矢上的响哨，从中取出一团丝帛，果是战

书，上写 “田忌大将军亲启 ”，展开一看，上面写道：  

传闻大将军百战不殆，名冠列国，在下既惊且叹。在下所惊者，

似大将军这般庸才，如何也能名冠列国？在下所叹者，大将军百战不

殆之说，今日将要终结于济水岸边！为此一惊一叹，在下奉劝大将军，

若是三日之内罢兵回齐，纳表请罪，大将军不仅可保一世英名，清清

济水也可免于血污；大将军若是一意孤行，定要决出高下，在下当于

三日之后以雄师三万设阵恭候！大将军只要识出吾阵，在下即刻俯首

请降；大将军若是不识，在下有言在先，大将军有何闪失，休怪在下

冒犯！何去何从，请大将军自裁，在下恭候回书！  

大魏三军先锋庞涓恭呈  

田忌阅完，脸色由白而青，由青而紫，拳头握得咯咯作响。辟疆

不无惊异地望着他道： “田将军？ ”  

田忌随手将战书递予辟疆。辟疆看过，心头一震： “庞涓？此人

怎成魏军先锋了呢？ ”转向田忌，苦笑一声，“看来，这一次田将军遇

到对手了！ ”  

“对手？ ”田忌冷笑一声，拳头捏得咯咯直响，声音几乎是从牙缝

里挤出， “田忌的对手尚未生出呢！ ”略顿一顿， “先锋也配下战书！

殿下看好，三日之后，微臣一定踏破敌阵，将姓庞这厮活擒过来，碎

尸万段！ ”  

辟疆却似没有听见，两眼依旧落在庞涓的战书上，半是自语，半

是征询： “奇怪，此人谢绝父王恩赐的上卿之位和百金重赏，却在此

处充当小小先锋，究竟是何用意？ ”  

田忌却从鼻孔里哼出一声，转对身边参将： “回复庞涓，凭他摆

出什么阵势，三日之后，叫他伸长脖子守于阵前，恭候本将前去斩首！”  

“末将得令！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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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池城中，在靠近西北侧的一处大宅院里，数百名受伤武卒或躺

或坐，十几名随军疾医一刻不停地实施救助，间杂其中的是上百名志

愿护理的女人和苍头。两个收尸的苍头守在门口，只要疾医判定哪位

兵士死亡，他们就会即刻启动，将亡者抬出院子。  

这是一个充满疼痛与哀伤的场所，但没有人喊疼，也听不到呻吟。

大魏武卒个个都是血性汉子，何况还有女人在场！  

几人匆匆走进院子，打头的是三军先锋庞涓，跟在其后的是中军

参将和随身护卫。  

看到将军到来，满院竟是无人响应，似乎他们是一群不速之客。

庞涓知道，魏军屡战屡败，将士心中颇多怨气，尤其是这些因将军无

能而有伤在身的兵士。  

中军参将急了，跨前一步，大声叫道： “诸位将士，陛下钦点的

三军先锋庞涓将军看望大家来了！ ”  

听到 “陛下钦点 ”四字，众伤员的表情更加冷漠，有人歪头重重地

“呸 ”出一声，将脸转到另一边。只有旁近一个正在为伤者诊治的疾医

起身见礼，被庞涓摆手止住。  

庞涓没有像其他将军那样恼羞成怒，更没有显出一丝一毫的盛气

或震怒，而是脸色静穆，目光和蔼，眼神里充满关怀。他没说一句话，

只将可亲的目光挨个儿扫过所有伤员，而后迈步在伤员之间的过道里

缓缓行走。  

庞涓的沉静和关切的目光开始收到效果，众人的目光向他射来，

就连那名别过脸去的兵士也转过头来，看他究竟要干什么。  

庞涓看到一旁有个老年女人坐在地上，怀抱着一个一动不动的兵

士，便踅身向她走去。几个年轻女人跪在老年女人身边，个个表情哀

伤，双目紧闭，口中喃喃祷告，显然是在为这名行将远去的兵士送别。  

庞涓走到跟前，悄无声息地走到近旁，面对兵士，跪在几个女人

后面，紧闭两眼，口中喃喃有词，为他祈祷。参将及随身护卫互望一

眼，相跟着跪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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抱着兵士的老年女人眼中泪出，在他耳边喃喃说道： “孩子，你

睁眼看看，先锋大将军为你送行来了！ ”  

女人连叫几声，那名兵士却似没有听见，依旧一动不动。一名疾

医急步走来，拿手指在兵士鼻孔处探拭一下，见他早已绝气，忙从袖

中摸出一块白布罩在脸上。随后，疾医朝后摆一下手，守在门口的两

名苍头立即抬着一块门板过来，从女人怀中抱起兵士，轻轻放到门板

上。庞涓缓缓起身，朝门板上的兵士连鞠三躬，目送他被一步一步地

抬出院子。  

庞涓转过身来，迈腿再沿通道走去。又走十数步，庞涓看到近旁

有疾医正在为兵士挤脓，随即走到跟前。兵士的右腿受伤起脓，脓包

鼓得跟个白馒头似的。庞涓站在一边，看着疾医一下接一下地朝外挤

脓，乳黄色的脓水被一点点挤出，滴进地上的陶盆里。兵士牙关紧咬，

两眼紧闭，额头汗出，似在强忍钻心的剧痛。过有一刻钟，两个脓包

已被挤瘪，疾医望着伤口，似乎在想如何才能将余脓弄出。  

庞涓二话不说，当即弯下腰去，扎好架势，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下，

对准伤口用力吸吮。传说昔日吴起吮疽吸脓，众人无缘亲见。今日庞

涓为亡卒跪祷，为伤卒吸脓，却是在场人人所见的不争之实。  

所有的人都震惊了，所有的心都激动了，所有的眼睛都湿热了。

被他吮吸的士兵更是泪如泉涌，泣不成声。  

庞涓吸一口，将脓水吐到盆中，再吸一口，又吐到盆中。如是再

三，直到伤口里再无脓水，庞涓这才住口。早有人送上清水，庞涓连

喝几口漱过，在兵士的肩上轻拍两下，呵呵笑出两声，半开玩笑地说

出了来到此地的第一句话： “小伙子，你这脓水又腥又臭，味道很不

好哟！ ”  

兵士顾不上伤口巨疼，一翻身跪在地上，号啕大哭：“庞将军——”  

庞涓将他拉起，扶他躺好，板起面孔呵斥道： “瞧你这点出息！

大丈夫活在世上，只流血，不流泪！ ”言讫，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去。  

齐军大帐里，田忌独对几案，闭目凝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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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几年来，田忌南征北战，威震泗上，扬名列国，击败过楚将昭

阳、赵相奉阳君和韩相申不害，唯独未与大魏武卒交手。田忌一心想

与号称天下第一铁军的大魏武卒对阵，君上却是处处避让，一直未给

他机会。三年前魏惠侯称王伐卫，田忌奉命援卫，本是一次交手良机，

君上竟又让他按兵不动，结果将首败武卒的机会拱手让予秦人。好在

上天有眼，齐、魏两国在徐州相王时闹翻，威王怒而伐魏，总算让他

一偿夙愿。入魏之后，田忌大显神威，三败公子，重挫龙贾，使不可

一世的大魏武卒在短短的一月之内成为残兵败将。眼下魏人已无还手

之力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他田忌都是胜券在握，只需一声令下，

七万大军就可踏过济水，直捣大梁。  

然而，田忌用兵，向以稳健著称。常言道，哀兵莫逼，穷寇勿追。

田忌既想一举全歼龙贾，又想使自己的损失降至最小，这才迟迟没有

下令渡河。在田忌眼中，对岸龙贾的三万武卒不过是只煮熟的鸭子，

早吃晚吃都是一样，这也是田忌并不着急的原因。  

龙贾重伤在身，魏军已成哀兵。对于魏人来说，为今之计，上上

之策是弃守济水、黄池，死保大梁，谁想魏人非但不退，反来下书挑

战，且又约他河滩斗阵，着实让他吃惊不小。  

更让他吃惊的是这个庞涓。知敌莫过于知将。对公子、龙贾、张

猛诸人，田忌早已成竹在胸，但对这个横空而出的庞涓，他竟是一无

所知。  

大战前夕不知对手，是用兵大忌。田忌越想心思越多，忽地起身，

快步走到大帐一侧，两道目光如炬般射向军用沙盘。  

沙盘是随军谋士及参将等人依据附近的地形地势临时堆起来的。

田忌一眼望去，济水两岸的山丘地势赫然在目，显要地段还插满竹签，

竹签上标着驻守此处的双方兵种、数量及将官姓名。涉过济水，不足

十里就是黄池，黄池离大梁也就两百余里，如果没有阻碍，急行军一

日可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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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忌盯住沙盘沉思良久，嘴角浮出一丝冷笑。无论这个名叫庞涓

的有何能耐，若以三万溃败之师挑战七万乘胜铁军，且所能依赖的不

过是一条完全可以涉渡的济水，听起来像是一桩笑谈。  

但与公子之类浮夸之徒迥然不同的是，田忌永远都是田忌。即使

对此近乎笑谈之事，田忌也不敢大意。田忌知道，战场局势瞬息万变，

什么可能都会发生。情势已呈一面倒，魏军却敢主动挑战，不是主将

发疯，就是内藏阴谋！  

想到 “阴谋 ”二字，田忌猛然打了个寒噤，嘴角上浮出的那丝冷笑

也悄然隐去，代之以两道渐皱渐紧的浓眉。  

对，一定藏有阴谋。魏军屡战屡败，余众不足四万，除去伤残，

能战之士至多三万。庞涓只是魏人先锋，却敢在战书上宣称，他将以

三万雄师摆阵迎敌。这个细节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么是魏王增兵三万，

要么是主将龙贾愿将三军移交庞涓。  

想到此处，田忌心中一动，大声叫道： “来人！ ”  

参将闻声走进： “末将在！ ”  

“再派细作易装渡河，一探庞涓底细，二探魏王是否增援黄池！ ”  

“末将得令！ ”  

参将正欲出帐，田忌又道： “还有，将堤上高台加高三丈，再竖

一根吊杆！ ”  

参将再应一声，退出大帐。  

庞涓望过伤兵，又选重要地段巡查一遍，正欲回帐，副将张猛使

人传道： “庞将军，大将军有请！ ”  

庞涓急跟来人驰至龙贾军帐，跪于榻前：“先锋庞涓参见大将军！”  

龙贾的伤情显然加重了，只见他喘息一阵，手捂胸口，艰难地点

了点头： “庞将军，免——免礼！ ”眼珠转向张猛， “张猛！ ”  

“末将在！ ”  

“取大将军印来！ ”  

张猛取来大将军印，捧在怀中，眼望龙贾。龙贾接过大印，又从

枕下摸出虎符，一并捧在手中，眼望庞涓： “庞将军，请接符、印！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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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虎符调兵是列国惯例。虎符分为两半，一半授予将军，一半由

国君亲自掌管。国君调兵时，就遣特使奉符至兵营与将军核对，两片

虎符只有合而为一，将军才许发兵。因而，虎符是将军权力的象征。

至于将军金印，则是管束并差遣部下的主要凭证。虎符对上，金印对

下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拥有符印，就可统帅三军。龙贾将符印全部交给

庞涓，就等于将大将军的权限完全转让了。  

这是庞涓始料未及的，毕竟自己刚至军营，还寸功未建呢。愣怔

有顷，庞涓顿首拜道： “龙老将军，末将——这——此事万万不可！ ”  

伤处又是一阵巨疼，龙贾强自忍住，捧着符印，艰难地说： “庞

将军跪亡吸疽，老朽弗……弗如！陛下慧眼识才，三军再得良将，老

朽死……死亦瞑……瞑目了！ ”  

庞涓涕泣道： “龙将军——”  

龙贾的呼吸越发艰难，似已使尽全身力气：“国家已到存……存亡

关头，庞将军不可推辞，老朽这就上……上奏陛……陛下，举……举

荐庞将军统……统领三……三……”  

“军 ”字没有说完，龙贾陡然一阵痉挛，虎符、大印滑落榻上。张

猛大惊，急跨一步扶住： “龙老将军！龙老将军——”  

龙贾再也没有应答。庞涓以手拭鼻，知道老将军已经去了，大放

悲声： “龙将军——”  

天地默哀，长角悲鸣。三军将领得知龙将军仙去，纷纷赶赴大帐。

张猛当众宣布龙将军遗命，将大将军的符印双手呈送庞涓。  

庞涓略略一想，再次推辞，众将跪求。鉴于大敌当前，庞涓允诺

暂代大将军职，但将符、印坚决交由副将张猛保管，仍以先锋名义将

龙贾为国捐躯的前后经过表奏魏王，言语甚恭。众将看在眼里，对庞

涓愈加敬服。  

与此同时，张猛也以三军副将名义将龙贾的遗嘱及庞涓跪亡吸疽

之事快马另奏。翌日午时，魏惠王诏书紧急驰到，正式任命庞涓为大

将军，统率三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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庞涓拜过诏书，从张猛手中接过符印，移居中军大帐，将 “大将

军龙 ”的旗号撤下，换为 “大将军庞 ”，传令诸将帐前听令。  

庞涓跪亡吸疽之事早在军营里不胫而走，庞涓的 “只流血，不流

泪 ”六字更令大魏武卒血脉贲张，纷纷手拿血书，赤膊赶至各自将军

帐前请战。三军诸将接令后，手提捆捆血书走进大帐，见到庞涓，二

话不说， “刷 ”的一声齐跪于地，各将血书举过头顶。  

庞涓走到众将跟前，将血书一一收起，供在几案上，然后将众将

逐个拉起，朗声说道： “庞涓感谢诸位，感谢三军将士！自今日始，

庞涓愿与诸位一道，卧同榻，食同席，行不骑乘，战不旋踵！ ”  

庞涓的话音刚落，张猛走至众将跟前，在上首站定，跨前一步道：

“末将张猛求战，请大将军下令！ ”  

众将各自跨前一步，齐声叫道： “末将求战，请大将军下令！ ”  

庞涓知道时机成熟，遂将目光逐一扫过所有将军，声如洪钟：“诸

位将军！ ”  

众将齐吼： “末将在！ ”  

庞涓再扫众将一眼： “秦齐韩赵四国犯我，数万将士为国捐躯，

齐寇虎视眈眈，陛下忧心如焚，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：保家卫

国，击败敌寇！ ”  

众将再吼： “我等誓死追随大将军，保家卫国，击败齐寇！ ”  

“好！”庞涓大声说道，“七万齐寇就在济水对岸！兑现诸位诺言的

时刻近在眼前！诸将听令！ ”  

众将热血沸腾，再爆吼声： “末将在！ ”  

庞涓将目光再次扫过诸位，缓缓落在中间一位将军身上： “李将

军，本将要你准备的物什，齐备了吗？ ”  

李将军跨前一步，大声禀道： “回将军的话，一万只麻袋悉数腾

出，如何处置，请将军下令！ ”  

“好！”庞涓拿出一支令箭，“你领军士两千，将所有麻袋运往唐邑，

于唐邑上游狭隘处装沙截流。大后日卯时，望见下游白雾升腾，烽烟

冒起，立即决坝放水。泄密者死！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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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将军朗声说道： “末将得令！ ”接起令箭，大步走出。  

庞涓的眼睛刚望过来，李将军左侧的另外一将就已跨前一步：“报，

末将已备石灰二十车、木锨一千柄，如何处置，请将军下令！ ”  

庞涓从几案上再拿一支令箭：“你带军士一千，将石灰研成细粉，

各持木锨一柄，于大后日卯时前往河堤后面的槐林埋伏。泄密者死！”  

那将应诺一声，接过令箭转身走出。庞涓的目光落到左边一将身

上： “李将军！ ”  

李将军应声跨出： “末将在！ ”  

“你带军士一百，扮作苍头，在唐邑下游十里处再拦济水！ ”  

李将军似是不解地望着庞涓： “再拦河水？ ”  

“是的，再拦济水！”庞涓亦递给他一支令箭，“招募附近百姓，就

说要在那儿拦水灌田！可敲锣打鼓，场面越热闹越好！ ”  

李将军似是豁然开朗，大声回道： “末将得令！ ”接过令箭大步走

出。  

庞涓的目光缓缓地转向站在最边上的偏将范梢： “范将军！ ”  

范梢急忙跨前一步： “末——末将在！ ”  

“你的物什可备齐了？ ”  

范梢略略迟疑一下，红了脸道：“回——回——回将军的话，末将

已——已备屎——屎溺千桶，如——如何处——处置，请将军下——

下——”  

范梢原本结巴，接的这个任务更是让他抬不起头来，因而结巴得

越发可爱。众将欲笑不能，欲忍不住，怪相纷呈。范梢憋得面孔通红，

只好将头勾起。  

庞涓咳嗽一声，拿起一支令箭递给他，点头道： “嗯，很好！范

将军，你带勇士一千，各持瓢勺，将粪桶的桶口封好，也于大后日卯

时伏于河堤外侧的荆棘丛中，等待号令！ ”  

范梢大急，抬头叫道： “将——将军，末——末将恳——恳请将军

收——收回成命，末将宁——宁愿上——上阵杀——杀敌，不——不

想撒——撒这臭——臭——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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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将忍俊不禁，齐声哄笑起来。  

庞涓亦笑一声，望着范梢： “范将军，你若不干，一桩大功就是

别人的了！ ”  

范梢一下子怔了，瞪大两眼望着庞涓：“什——什——什么大功？ ”  

“活擒田忌，此功还算小吗？ ”  

范梢又惊又喜：“末——末——末将得——得令！”急急拾起令箭，

乐不可支地转身出帐。  

看到范梢走远，庞涓扫视余将一眼，朗声说道： “诸位将军！ ”  

众将齐声吼道： “末将在！ ”  

庞涓从几案前面缓缓站起： “各带本部人马，明日辰时，随本将

前往河堤后面摆兵演阵，以号旗为令，旗进人进，旗退人退，违令者

斩！ ”  

众将齐道： “末将得令！ ”  

济水北岸，外出探听虚实的细作中有人返回，田忌详细问过，得

知魏惠王悬赏招贤、庞涓揭榜应聘并被魏惠王封为三军先锋等事，同

时得知，魏惠王虽拜庞涓为先锋，却未拨给他一兵一卒，庞涓是只身

赶赴黄池的。  

田忌摆手让细作退出，思忖有顷，对辟疆道： “殿下，依微臣推

测，魏王此举只有一个解释，就是眼下尚不信任庞涓！ ”  

太子辟疆未及说话，参军再领一个细作进来，很快证实了田忌的

猜测： “报，大梁及附近城邑从昨日开始，已经进入守备状态，所有

城门关闭，闲杂人等不准出入。魏王身穿战袍，亲自上城巡视！ ”  

细作退出之后，辟疆抬头望着田忌，目光中充满狐疑：“这——魏

王若是不信任庞涓，庞涓何来三万大军？ ”  

田忌微微一笑： “回殿下的话，这个微臣也想过了。微臣以为，

必是龙贾身负重伤，临危授命，将三军大权临时交予庞涓！ ”  

辟疆眉头仍皱： “此战关系魏国存亡，龙将军久经沙场，岂肯将

三军轻托他人？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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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忌应道： “龙贾伤重，根本无力指挥三军。大战在即，军中不

可没有主将，而魏军之中，龙贾一时真也找不出合适的将才，托给庞

涓也是该的。”略顿一顿，“再说，庞涓是魏王的钦命先锋，万一战败，

龙贾也有托辞！ ”  

辟疆微微点头： “嗯，大将军所言合乎常理，辟疆认同。既然如

此，大将军可有因应之策？ ”  

田忌正欲回话，一阵马蹄声响，又一名细作回来，进帐禀道：“报，

魏军大将军龙贾已于昨日不治而死，魏王任命庞涓为大将军！ ”  

田忌一惊，看一眼辟疆，摆手道： “知道了！ ”  

细作刚刚退下，负责监测河水的军尉急奔过来，进帐禀道：“报，

济水急退尺许！ ”  

济水于一日之内急退尺许，显然是个反常。田忌眉头急皱，对辟

疆道： “看看去！ ”  

众人赶至河边，果见水位退下许多，标杆上的水位标志整整下降

一尺，等于过去旬日的下降总和。  

田忌抬头望天，并无一丝云，一轮日头火辣辣地当头照着。辟疆

转向测水的军尉： “多久未下雨了？ ”  

“回殿下的话，一个多月！ ”  

时值三伏，月余滴水未下，河水陡降也是可能的。辟疆点了点头，

抬头望向田忌，却见田忌眉头紧皱，两眼直直地盯着河水，甚是诧异：

“田将军？ ”  

田忌指着河水： “殿下请看，水是浑的！ ”  

辟疆定睛细看，河水果然一片浑浊，不解地问：“这——河水浑与

不浑有何蹊跷？ ”  

“回殿下的话，”田忌应道，“河水急退，又陡然犯浑，只有一个解

释，有人正在上游筑坝，欲截流淹我！ ”  

辟疆大惊： “哦？万一如此，我当如何应对？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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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殿下放心！”田忌冷蔑一笑，“水来土掩，即使魏人筑坝，微臣也

有应策！”将头转向跟在身边的参将，“速使人溯水而上，探看是否有

人筑坝！ ”  

参将答应一声，急急而去。不消半日，探马回来禀道： “报，果

有魏人在上游二十里处敲锣击鼓，拦河筑坝！ ”  

田忌详细问过筑坝地点，长出一口气道： “都是何人？ ”  

探马应道： “全是苍头。听他们说，田里的庄稼要旱干了，里长

要他们在那里筑坝，说要引水灌田。 ”  

“再探！ ”  

探马应声 “诺 ”，退出帐外。  

辟疆凝眉道： “田将军，魏人在这节骨眼儿上筑坝，无论是否苍

头，我们都应提防才是！ ”  

田忌笑道： “殿下放心！如果魏人截流淹我，断不会这样明目张

胆，更不会让苍头沾手！再说，即使筑坝淹我，也不能选在那处地方。

微臣亲去那里看过，河宽水深，仅凭附近百姓之力，莫说是三五日，

纵使旬日也难筑好。我三军渡河不消半日，待他坝成，大军只怕早到

大梁了！ ”  

辟疆见他说得在理，点头道：“嗯，如此甚好。有魏人拦住水势，

倒好涉渡！ ”  

正说话间，济水对岸人声喧闹，不一会儿，参将禀道： “报，魏

军在济水对岸的河堤后面调兵遣将，似在排演阵势！ ”  

田忌最爱观阵，闻报后急至堤顶高台。高台早依田忌吩咐重新搭

过，比前几日高出三丈不说，台顶更竖一根两丈高的木杆，杆顶装有

滑轮。田忌攀至台顶，坐进吊篮，下面数名兵士拉动绳索，滑轮将吊

篮嗖嗖几下吊至杆顶，田忌如同坐在半空里一样。  

田忌视力原本就好，这又居高望远，片刻之间，已将对岸情势尽

收眼底。河堤后面，但见旌旗招展，无数兵马奔来走去，竟如穿梭一

般。田忌看有半个时辰，终于理出一点头绪，断定魏人摆的是雁翔阵。

雁翔阵形如呈人字飞翔的大雁，以箭矢、连弩、标枪为主要兵器，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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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平原、坡地防御。田忌又看一阵，见对岸阵形并无变化，微微一笑，

示意下塔。  

第二日，天刚破晓，对岸又闻人喊马嘶。田忌再入吊篮，见对方

已改阵势，此番摆出的是弯月阵。顾名思义，弯月阵形如弯月，兵力

呈弧形配置，左右对称，中间厚实的月轮利于防守，两边尖尖的月牙

利于侧翼进攻。此阵较雁翔阵又进一步，当是攻中有守，守中有攻。

田忌又看半个时辰，见对方阵势仍无变化，再次摆手下塔。  

回至大帐，辟疆迎出帐外，问道： “庞涓所演何阵？ ”  

田忌应道：“看阵势倒也平常，昨日是雁翔阵，今日改为弯月阵！”  

辟疆略懂一些阵势，见田忌报出此等阵名，顿时放下心来，口中

却道：“庞涓既敢下书斗阵，想必有些手段，将军还当小心提防才是！”  

田忌笑道：“殿下有所不知，行兵布阵非小儿之戏，取的是合力，

要的是真功，非三五日所能成就！魏兵连溃数阵，将军麾下建制混乱，

缺员过半，若要布阵，唯有拼凑。无论何阵，只要拼凑，就是乌合之

众。再说，庞涓初到军营，寸功未建却发号施令，必不服众。将不服

众是用兵大忌，如何能成阵势？ ”  

辟疆见田忌说得在理，更为放心，与田忌有说有笑地走进大帐，

商讨如何破敌之事。  

翌日晨起，万里无云，河滩上东南风阵阵，使人心爽气清。因有

恶战，多数将士一宵未睡，天尚未亮就已披甲执锐，整装聚至河边，

摩拳擦掌，准备涉过济水，建立功业。  

田忌使人再探济水，报说河水较昨日又浅一尺，最深处仅至肚脐，

莫说是人，便是战车，也可疾速驰过。  

田忌的眉头稍稍一皱，旋即松开了。如此水势，三军过河不消半

个时辰。纵使上游放水，流到此处，也是迟了。三军只要过河，取胜

是十拿九稳之事，因而田忌也未考虑使用诸如迂回包抄、偷袭之类奇

巧之术，只想硬碰硬地与魏军武卒血战一场，让魏人输个心服。  

天虽大亮，但离庞涓约定的破阵时间尚早。田忌略一思索，为稳

妥起见，与辟疆一道再次走向堤顶高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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